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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统一:犹太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伊扎克􀅰希霍尔∗∗

洪　韬　肖　宪∗∗∗译

　　【摘要】犹太人深深地卷入了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尤其是在俄罗

斯,他们往往是革命的领导者.这很容易理解,因为犹太人生活的地理

位置、接受的良好教育以及长期以来遭受的苦难.然而,我们如何解释

他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同样也发挥了作用呢? 那

里几乎没有犹太社团可言,生活在那里的少数犹太人几乎被完全同化

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历史和政治毫无兴趣.尽管如此,(来自中国以外

的)犹太人不仅参加了中国的革命,而且还帮助点燃了革命的烈火,他
们有的继续留在了革命队伍中,有的则是后来加入了革命队伍.尽管

我对此感到困惑,但在本文中我仍将尝试对中国的犹太活跃分子和革

命者进行分类,解释他们的动机(无论是否出于主动选择),并尽可能地

评估他们的贡献.尽管看起来犹太身份在他们的革命活动中并没有发

挥什么直接影响,但却起到了间接作用.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格舒尼、
维经斯基、舒米亚茨基、鲍罗廷、越飞、米夫、柯鲁克、李敦白、爱泼斯坦、
沙博理、爱德勒、金诗伯、夏皮洛等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集

中于写作、翻译、沟通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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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传道书»７:１８)

在近现代历史上,犹太人参与激进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活动并不是一个罕见

的现象. 世界各地有很多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欧洲. 犹太人不仅参加

了左翼和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在许多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一点在俄国革命

中尤为突出. 如果我们看到犹太人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１９１７年俄罗斯大

约有３００万犹太人),就能看到他们已完全融入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很容易理

解他们在沙皇和其他压迫者统治时期所遭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压迫以及他们

的宗教背景、教育和知识水平.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犹太人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维护资本主义. 有时一些

犹太家庭内部也会分裂成支持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的两派. 这种对立在西

方很常见,在中国则不存在. 中国犹太社团不仅弱小,而且对参加革命也毫无兴

趣. 中国一度成为逃避迫害和死亡的俄国和欧洲犹太人的避风港,这些人在中

国得到了庇护、自由和繁荣. 以前在中国定居的犹太社团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开

封犹太社团,他们都被同化了. 与英国关系密切的巴格达犹太人从１９世纪５０
年代中期开始主要定居在上海和香港;他们对革命毫无兴趣,更不用说共产主义

了. 事实上,他们对革命几乎一无所知. 社会主义思想在１９世纪后期的中国没

有什么影响. 和大多数西方学说一样,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日本传入亚洲,并被侨

居海外的中国、朝鲜、越南知识分子和活动分子所接受.
最初,在“进口”到日本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对中

国知识分子是最没有吸引力的. “阶级斗争”观念被认为过于暴力,与倡导和谐

统一社会的传统儒家价值观是矛盾的. 此外,“工人阶级”代表“普世”和“革命”
阶级的思想,也与前现代中国人的观念格格不入. 与亚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领

跑者日本不同,“现代”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它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都太弱小、太不发达,无法产生革命的条件和革命的动力. 因此,知识分子们

更喜欢西方的社会民主或国家社会主义,即按照传统价值观来进行统治,强调政

府,强调以德治国和社会凝聚力. 无论存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反对力量和激进

思想,都不是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来表达,而是按无政府主义来表达的. 一直到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

东,都认为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 在这些面向日本后来又间接面向中国(和东

亚)的无政府主义“传播者”中,有一位立陶宛籍的犹太活动家格里戈里􀅰格舒尼

(GrigoryGershuni).
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不同,格舒尼是一名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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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 和其他犹太革命者一样,他完全融入了俄罗斯文化,然而他却为

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自豪,并具有反击反犹主义的能力,必要时甚至可以使用暴

力. 他是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Workers􀆳PartyforthePoliticalLiberationof
Russia)的创始人,经过１９０１年被捕后,他又成为社会革命党(SR)的共同创始

人之一. １９０２年,他建立了党的武装组织,从事暗杀和恐怖活动. 由于一名“同

党”叛变,他于１９０３年被捕,一年后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涅尔钦斯克地区的一所

监狱(劳改营). 在被捕前,他同意与立宪民主党人建立临时联盟. １９０６年,他

靠藏在一个酸菜桶里逃到中国,然后又去了日本. 他在日本遇到一些１９０４—

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的战俘和亚洲的活动家(如孙中山). 这也许是亚洲“革命者

们”第一次了解到现实中的无政府主义. 当时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

它与民族主义无关,而且缺乏发动革命的组织工具. 格舒尼提供了一些工具,将
无政府主义改造成了２０世纪初东亚最流行的西方意识形态. 但是不久后,无政

府主义就被列宁主义超越了,列宁主义为民族主义和组织形式这两个难点提供

了解决办法,从而触发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并导致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

的革命运动. 格舒尼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只倡导革命的一个方面,即革命的破

坏性,而没有倡导革命的建设性. 格舒尼的主张最初使中国的激进派印象深刻,
但后来却发现它是消极和不可接受的.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起源于五四运动(１９１９年). 人们听说凡尔

赛会议决定将山东的一部分(原先是德国的租借地)交给日本,因此感到很失望.
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表达了他们对西方列强的愤怒,特别是对美国、对威尔逊总统

的“出卖”感到愤怒,这显然导致学生和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Ｇ列宁主义和俄国

革命. 因此,中国共产党是被称为“‘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反帝思潮的直接产

物”①. 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１９２２年,日本将山东还给了中国. 华盛顿的

“出卖”就被遗忘或忽略了,美国也开始与“中华民国”交往. 此外,知识分子思潮

或意识形态也不能取代组织. 而且,马克思Ｇ列宁主义也并非五四时代中国知识

分子的唯一选择,然而当时却没有其他组织来宣传别的意识形态. 事实上,中国

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马克思Ｇ列宁主义和苏联的选择,并非完全出于自愿

(或是对 西 方 的 反 应 ), 而 更 多 的 是 因 为 布 尔 什 维 克 的 努 力 和 第 三 国 际

(Comintern)的活动. 第三国际正好成立于１９１９年３月,它派出的“国际代表”

① TonySaich, “TheChineseCommunistPartyduringtheEraoftheComintern (１９１９Ｇ１９４３),” in
JuergenRojahn, “Comminternand NationalCommunistPartiesProject,” InternationalInstituteof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https://www．academia．edu/２４３９８３９５/THE_CHINESE_COMMUNIST_PARTY_

DURING_THE_ERA_OF_THE_COMINTERN_１９１９Ｇ１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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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传播苏联式的意识形态,而且致力于共产主义支部的建立,最终导致了中国

共产党的建立. 正是此时,犹太活动家开始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 他们的“犹

太身份”从未直接甚至间接地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什么影响. 尽管如此,他们的行

动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如果不是有意识的,或许就是潜意识的———并且影

响到了他们在中国的使命. 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身份,努力通过解决矛

盾、弥合分歧、调解对抗、团结统一,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从而将中国传统和

犹太传统、东方和西方融合在了一起.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集中讨论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犹太人在引进共产

主义、消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分歧中的作用.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在２０世纪三

四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外籍犹太人在沟通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所做的努力. 第三

部分探讨后毛泽东时代犹太顾问在中国利用资本主义(或自由市场经济)中的作

用 ,这也是邓小平改革的主要内容,但也许无意中成了最终实现马克思共产主

义的先决条件.

一、１９１９—１９４９年:沟通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

在２０世纪第二个十年前后,犹太人在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远远

超出了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俄国革命中尤其如此. 俄国革命前夕,第一

届布尔什维克政治局的七名成员中,就有四名是犹太人:托洛茨基(Trotsky)、加

米涅夫(Kamenev)、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索科尼科夫(Sokolnikov). 其他著

名的犹太人还有李维诺夫(Litivinov)、卡尔􀅰拉狄克(KarlRadek)、贝拉􀅰库恩

(BelaKun). 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许多主要代表都是犹太人:维经斯基

(GrigoriiVoitinski, 也 叫 吴 廷 康 ), 鲍 罗 廷 (MikhailBorodin)、 越 飞 (Adolf
Joffe)、 米 夫 (Pavel Mif)、 尼 科 尔 斯 基 (Nikolsky)①、 舒 米 亚 茨 基 (Boris
Shumiatsky)和其他一些人. 由于犹太人没有祖国,便可以克服民族主义感情,
接受普世主义观点. 犹太人也不需要皈依或放弃宗教,因为共产主义是反对宗

教的. 而犹太人可以很容易接受另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Ｇ列宁主

义,用它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那种民族性文化. 对他们来说,中国在地理和文化

上的遥远无关紧要. 作为一种普世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Ｇ列宁主义可以适用于

所有国家. 犹太人不受限于排他性的民族情感,可以(而且有人认为是应该)在

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地方发挥革命作用.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确实也做到了.

① １９２１年７月,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 一个是马林(Sneevliet),另一个

是尼科尔斯基(Nikolsky,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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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罗廷和维经斯基是第三国际派往中国的重要“国际代表”,他们的支持对

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鲍罗廷的任务是与国民党保持联系,
但他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使命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他原名叫米哈伊尔􀅰马

尔科维奇􀅰格鲁森贝格(MikhailMarkovichGruzenberg),１６岁时加入了“崩

得”(Bund,即犹太工人总联盟),这是一个仍保持其犹太身份的知识分子组织.

１９００年时,它是俄国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 就像大多数犹太革命者一样,
鲍罗廷放弃了他原先接受过的一切犹太宗教教育和文化观念. 也像他们一样,
鲍罗廷不仅要让犹太人也要让全人类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是一个弱小的少数族

群或社会民主党人无法实现的,而布尔什维克主义被普遍认为是要根除世界上

所有的社会罪恶.
鲍罗廷在中国推动共产主义,靠的是他的组织能力、个人形象以及非凡的智

慧和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尤其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
他的正式身份是列宁派到中国作为孙中山的顾问,当时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一

个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 鲍罗廷１９２３年抵达北京后,１０月６日前往广州. 国

民党只是部分地接受了他传达的信息,包括土地分配、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作

日时间. 他认为这些有关土地和劳动的改革可以作为联合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

整个中国的基础. 据俄国资料称,曾有几个可能持反犹立场的美国人问孙中山

是否 知 道 鲍 罗 廷 的 真 名. 据 说, 孙 中 山 回 答 道, “ 我 知 道, 他 叫 拉 法 叶

(Lafayette)”.① 和其他曾到开封与犹太人后裔联系过的苏联犹太代表不同,鲍

罗廷对此并没有兴趣. 他的努力主要放在共产主义者身上,那些共产党员在国

民党中的影响迅速上升,这也要归功于他.
他坚持国共合作,这也反映了他的看法. 他曾经说过,中国还不具备共产主

义的条件,而且未来几十年也不具备. 现在来看,他说的是对的.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然而当

１９２６年３月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打击共产党时,鲍罗廷就不再相信蒋介石了,而

是在年底领导了武汉的革命. 如果没有他,武汉政府就不会存在,也无法存活.
为了躲过蒋介石的报复,鲍罗廷于１９２７年７月离开中国,９月下旬回到了苏联.
一开始,由于斯大林的支持,鲍罗廷在一段时间里没有被逮捕和处决. 但是,随

着斯大林的反犹主义和对第三国际在国外活动的怀疑与日俱增,鲍罗廷既是犹

太人又是一名国际主义者,于是便成了被清洗的对象. 他于１９４９年年初被捕,
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最后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９日在雅库茨克的监狱中去世,终年

① 拉法叶,一译拉法耶特,一位法国人,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于１７７７年志愿前往参加美国独立战

争,曾任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的副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译者注.



—１７５　　 —

６７岁. 一直到最后,他都赞成斯大林的统一战线政策. 虽然多数学者以及中共

领导人都认为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犯了严重的错误,然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以

及按照马克思Ｇ列宁主义和鲍罗廷的观点来看,斯大林或许是正确的.
鲍罗廷对中国革命的主要贡献是促成了国共合作,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是

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 这一点被毛泽东(以及后来也被斯大林和多数“共产

主义”领导人)所忽略,然而,一些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后在西欧度过他们青年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却赞同这一点. 这些领导人包括周恩

来、朱德、陈毅、李富春,尤其是邓小平;他们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起就认为,要想

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首先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以邓小平为首的领

导人在毛泽东去世后实施经济改革和自由市场政策,为未来的共产主义打下基

础.① 尽管这与鲍罗廷所设想的并不完全一样,他始终认为与资产阶级和资本

家合作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
鲍罗廷的观点得到了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AdolphAbramovich

Joffe)的赞同. 越飞曾短暂地担任苏联驻北京政府大使(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他参加

过１９１７年的十月革命,之后担任过多个职位(副外交人民委员、驻德国大使等).
他出生于克里米亚的一个犹太教卡拉派家庭②,曾努力说服孙中山相信莫斯科.
像鲍罗廷一样,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以及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是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 对于孙中山来说,这也是他的一项基本政策,因为他

依靠富有的资本家. 然而,越飞的游说却被拒绝了,这其实也是获得苏联支持的

条件之一. 孙中山说,中国不能引入共产主义和苏联模式,越飞对此也表示同

意. 于是,他转而强调国家统一和独立的重要性. 他推动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

承认以及国共两党的合作,将此作为苏联支持国民党的先决条件.③ 事实上,正

是在越飞抵达中国不久后的１９２２年９月,孙中山接受了第一批中共党员加入国

民党.④ 越飞的政策被苏共政治局所采纳. 越飞因身患重病而离开了中国,后

来成了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的盟友,于１９２７年１１月自杀身亡.
虽然马克思Ｇ列宁主义原先就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但却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５２年年初,周恩来带领一个团队起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包括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

都亲历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

AlbertS．Lindemann, Esau􀆳s Tears: Modern AntiＧSemitism andthe Riseofthe Jews
(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７),４３０．

C．MartinWilbur,andJulieLienＧyingHow, MissionariesofRevolution:SovietAdvisersand
NationalistChina,１９２０Ｇ１９２７(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８９),５４Ｇ６３,８０．

AlexanderPantsov, The Bolsheviksandthe Chinese Revolution, １９１９Ｇ１９２７ (Honolulu:

UniversityofHawai􀆳iPress,２０００),５７,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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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为首的第三国际代表们将其转变为有组

织的行动,是他们开始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 维经斯基并不是第一个来到中国

的第三国际代表,在他之前还有马林、伯特曼、波波夫和阿加廖夫等人. 但维经

斯基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第一个”. 维经斯基对中国的共产主

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① 当时,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已经在流传,然而在

１９２０年４月维经斯基(时年２７岁)来华之前,还没有人采取过任何行动.

１８９３年,维经斯基出生在俄罗斯涅韦尔的一个犹太家庭,原名叫格里戈

里􀅰扎尔金(GrigoriiZarkhin). 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的１９１８年,他在符拉迪

沃斯托克(海参崴)加入了共产党. １９２０年,他成为第三国际远东局副局长并前

来中国,见到了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 虽然陈独秀早在１９１８
年就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但他对其他思想(如联邦主义)也颇感兴趣. 只是在

遇到维经斯基之后,他才开始投身共产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

行动上. 陈独秀在与维经斯基会面后,组织了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之前,至少在不同的城市和省份建立了七个小组. 维经斯基支持和

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不仅为党组织的建立铺平了道路,而且也为向中国

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Ｇ列宁主义知识打下了基础.② 事实上,在维经斯基来中国

之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就已经存在了,但理论学习团体与真正有

组织的政党之间还有着很大的距离. 要组织一个政党,还需要有外部的专业支

持. 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便提供了这样的支持. 维经斯基的影响

不仅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里出现的反美情绪中,更重要的是,也体现在反对无政

府主义并最终获胜的斗争中. １９２０年８月,维经斯基帮助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

社会主义青年团. 而在此前的５月,也就是他到达中国不久之后,他就鼓励一批

知识分子秘密地建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 “这应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①

②

YoshihiroIshikawa, TheFormation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 (New York, NY:

Columbia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２),９５Ｇ１１９; HuYunxiaandLiShaohua, “TheContributionofVoitinski,

theRepresentativeoftheRussian (Bolshevik) CommunistParty,totheEstablishmentoftheChinese
CommunistParty,”JournalofSouthwestJiaotongUniversity (SocialSciences)１０(２００９):８７Ｇ９２．

BruceA．Elleman,WilsonandChina:ARevisedHistoryoftheShandongQuestion (Armonk,

NY: M．E．Sharpe,２００２); KunChen, “Voitinski􀆳sVisitandtheEarlySpreadofMarxisminChina,”

JournalofXichangCollege,SocialScienceEdition２８(２０１６):２５Ｇ２７;LuMengyao, “Voitinskiandthe
PropagationofMarxisminChina,”JournalofNantongVocationalandTechnicalShippingCollege１３
(２０１４):１５Ｇ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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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日期,尽管后来正式日期被定为１９２１年７月.”①

最后,中国革命者不仅在中国受到苏联的影响,而且在苏联也受到影响. 随

着１９２５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建,第一批约３４０名中国学生(既有国民党也有

共产党)抵达莫斯科. 卡尔􀅰拉狄克出任第一任校长. 他于１８８５年出生于利沃

夫的一个犹太家庭,原名叫卡罗尔􀅰索贝尔松(KarolSobelsohn). 他年轻时是

一名坚定的左翼分子,但后来倾向于修正主义,看重资产阶级的价值. １９２２年,
他在加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后,起草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交给在中国的马林执行. 该决议隐晦地承认了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潜

力. 当时包括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内的许多人都反对这个决议,但拉狄克

不仅支持并且起草了该决议,还投票使决议以多数获得通过.② １９２５年,拉狄克

被认为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他也确实深入研究过中国. 虽然他从未去过中国,
却讲授了中国革命运动史. 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他肯定对中国学生产

生了影响,包括左右两派学生. 为了强化他对国共合作的倡议,他声称受外国帝

国主义的影响,中国沿海地区早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就开始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
他还认为,地主所有制(landlordism)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封建主义.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弱小,因此国共合作是

非常重要的. 他在１９２５年说过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景的一句话,现在

可以看作一种预言:在革命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将暂时被

迫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发展土地经济实力”③.
然而,１９２６年,拉狄克开始(或被迫)改变自己的看法,至少表面上如此,这

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出现了蒋介石残酷的反共政策,二是斯大林的坚决反

对.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拉狄克及其支持者们不得不遵循“党的路线”,但他们

仍然有一些表达自己观点的空间,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拉狄克的书和其他著

①

②

③

中国的资料更倾向于认为,陈独秀在李大钊遇到维经斯基之前就已经讨论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

问题,强调党是发源于中国而不是苏联. Chow TseＧtsung , 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inModernChina (Stanford, 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０),２４８．也有学者认为,“然

而,我们不能 说 陈 和 李 在 维 经 斯 基 到 达 中 国 之 前 就 讨 论 过 组 建 共 产 党 ” (YoshihiroIshikawa, The
Formation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１０３).

最初,托洛茨基也支持这个 “在一定时期内是正确和进步的”决 议. AlexanderPantsov, The
BolsheviksandtheChineseRevolution,１９１９Ｇ１９２７,４７,５１,１０２,１０５,１１４．

KarlRadek, “VoprosyKitaiskoiRevoliutsii,”KrasnyiInternatsionalProfsoiuzov１０(１９２５):　
３０, quotedin Warren Lerner, Karl Radek: The LastInternationalis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０),１３６,２０５,n．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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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及他的支持者的著作①仍然得以出版. 然而,无论他们的影响如何,并未能

持续很长时间. １９２７年４月６日,拉狄克被解除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他通过莫

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学生的接触也被切断了. 据说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于

１９３９年在劳改营被处决(１９８８年被平反).
总而言之,尽管第三国际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推动中国

的共产主义革命,但第三国际的代表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国

民党的团结,以及与国民党所依赖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的团结,用列宁主义

的术语来说,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 维经斯基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也推动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而且他还坚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

国民党的权利,以阻止“右倾偏差”.②

蒋介石一生都在依靠外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但是从来没有

信任过他们(现在看来是有充分理由的).③ 然而,犹太人却不同. 蒋介石认识

到了犹太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１９２３年在莫斯科停留之后是这样说的:

在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大多数向孙中山表示敬意并且同中国真诚合作

的俄国党政领导人都是犹太人,只有加米涅夫和契切林(Chicherin)是例

外,他们是俄罗斯人(实际上加米涅夫也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引起

了我特别的兴趣.我发现,比较而言,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越

飞这些人更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问题.④

二、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年:沟通中国与西方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超过两万名犹太难民从欧洲逃到中国,绝大

部分逃到了上海,也有少数去到其他地方. 他们中一些人参加了共产党,并为之

①

②

③

④

其中一些人是犹太人,如贝拉􀅰爱泼斯坦(BellaEpshtein)、亚伯兰􀅰格里戈里耶维奇􀅰普里戈

任(AbramGrigorievichPrigozhin)、米哈伊􀅰沃林(MikhailVolin,即SemenNatanovichBelenky,著名汉

学家,中国研究所所长). 至少有一些中国学生称赞了他们. AlexanderPantsov,TheBolsheviksandthe
ChineseRevolution,１９１９Ｇ１９２７,１７１,１７５,１７８,１８３,２９５．

ZhouLisheng, “OntheRectificationoftheTendencyofRightDeviationinthePartyduringthe
EarlyGMDＧCCPCooperation: VoitinskyastheFocusofResearch,”SocialSciences８(２０１６):１４４Ｇ１５１．

TheodoreH．White,InSearchofHistory:APersonalAdventure (NewYork: WarnerBooks,

１９７８),１５７．
ChiangKaiＧshek ,SovietRussiainChina: ASummingＧUpatSeventy (New York: Farrar,

StrausandCudahy,１９５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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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种服务,主要是医学和学术方面的专业服务.① 这些犹太人几乎没有在

中国出生的,或者是自愿来中国的,他们之所以参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

是出于意识形态信仰,出于不仅要在中国而且还要在全世界推动革命运动的

理想.
在参与中 国 共 产 主 义 运 动 的 犹 太 活 动 家 中,有 一 些 是 美 国 人. 李 敦 白

(SidneyRittenberg)就是其中之一. 李敦白的外祖父曾是俄国犹太革命家,受

外祖父的影响,他在１９４０年１８岁时就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并于１９４２年加入美

国陆军. 他决定学习汉语而不是日语,计划到中国去支援中国革命,以期创造一

个更美好的世界.② 他１９４５年９月抵达中国时,战争已经结束. 作为一个生活

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犹太人,他“从未感到被当地社会完全接受”. 他知道自己所

属的宗教:“我在那些圣经故事和古老的赞美诗中找到一些安慰,但我不相信有

一个人形上帝.”③一般说来,他所遇到的中国人都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 作为

一名可以自由行动的士兵,李敦白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为他们提供一些帮

助———包括帮助几名地下党员逃避警察追捕. １９４６年年末或１９４７年年初的某

个时候,在得到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朱德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

批准后,李敦白成了一名中共党员④;他也是第一位成为中共党员的美国公民⑤.
他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让西方知道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消息,而这些消息在中国之

外往往被打了折扣和受到忽视.

１９４９年,据说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李敦白遭到逮捕. １９５５年４月获释后,
中国方面承认对他的指控和监禁是错误的. 李敦白并不是唯一在北京的犹太

人,另外还有珍􀅰萨克斯􀅰霍德斯(JaneSachsHodes,高盛银行哈利􀅰萨克斯

①

②

③

④

⑤

M．Avrum Ehrlich, ed．, TheJewishＧChineseNexus: A MeetingofCivil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２００８); GerdKaminski,ed．,IchKannteSieAlle:TagebuchdesChinesischenGeneralsJakob
Rosenfeld (Vienna: LöckerVerlag,２００２); PanGuang, AStudyofJewishRefugeesinChina (１９３３Ｇ
１９４５): History,TheoryandtheChinesePattern (Singapore:Springer,２０１９)．

SidneyRittenbergandAmandaBennet,TheManWhoStayedBehind (NewYork, NY:Simon
andSchuster,１９９３),１３,３１,１４４．本节中的许多内容都来自这本书.

SidneyRittenbergandAmandaBennet,TheManWhoStayedBehind,１６１．
SidneyRittenbergandAmandaBennet,TheManWhoStayedBehind,９２Ｇ９３．
BarbCharzuk, “ExＧadvisortoCommunistChina Diesat９８”, TheFountain HillsTimes

(August１４, August２７,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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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儿)①、乔希和米里亚 姆 􀅰 霍 恩 (Joshand Miriam Horn)、大 卫 􀅰 柯 鲁 克

(DavidCrook),以及逃离纳粹奥地利的弗兰克􀅰苏(FrankSu)的妻子索尼娅

(Sonia)等人.② 李敦白在１９６７年担任过几个月中国广播事业局(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的领导,当时“文化大革命”正不断恶化. 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因嫉妒他的

职位而对他进行攻击,用的是反犹主义话语:“李敦白表现出了我们一直以来所

熟悉的犹太人的各种品行.”③后来他被再次逮捕并被讯问关于当时也被捕入狱

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Epstein)和迈克尔􀅰夏皮洛(MichaelShapiro,一

译夏庇若)的情况;大卫􀅰柯鲁克也是如此,他们全都是犹太人. 李敦白被监禁

了近十年,到１９７７年１１月才获释,并于１９８０年３月回到美国. 尽管遭受了苦

难,他仍然执着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并向外部世界传播中共的各种信息. 早在

１９４９年,北京就将他称为“一位在中国人和美国人民之间架设桥梁的工程师”④.
事实上,这正是他和他的犹太伙伴们的重要使命.

李敦白回到美国后,仍在继续自己的使命,让西方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但更

多的是用经济话语而非革命话语. “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６０分钟»节目中接

受的采访比任何人都要多.”⑤更重要的是,他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开

办了一家咨询公司. 他利用个人关系和对中国制度的了解提供咨询服务,成了

一个货真价实的资本家,赚取了数百万美元.⑥ 通过这样做,他身体力行地向世

界展示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做法———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 这种前所未有的创新主要也是由犹太经济学家引入中

国的.
爱泼斯坦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同样也经受了类似的痛苦. 爱泼斯坦１９１５

年出生于华沙,后全家来到中国,先是在哈尔滨,后到天津. 美国和英国在天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珍􀅰霍德斯是一名资深共产党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中国生活了五年,编辑英语出版物,教授英

语并 在 英 语 广 播 电 台 播 音. Jane Hodes, “Lifelong Activist, FounderofNiebylＧProctorLibrary,”

People􀆳sWorld (June１８, ２００９),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janehodesＧlifelongＧactivistＧ
founderＧofＧniebylＧproctorＧlibrary/;SoniaR．Su, “WhatChinaHasMeanttoMe,”inLivinginChina,

ed．RewiAlley(Beijing: New WorldPress,１９７９),１２７Ｇ１４５．她曾在外文局法语组工作.

BeverleyHooper, ForeignersunderMao: WesternLivesinChina, １９４９Ｇ１９７６ (HongKong:

HongKo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
BeverleyHooper,ForeignersunderMao:WesternLivesinChina,１９４９Ｇ１９７６,３８３．
JonathanMargolis, “SidneyRittenbergObituary,”TheGuardian (August２８,２０１９)．
BarbCharzuk, “ExＧadvisortoCommunistChina Diesat９８”, TheFountain HillsTimes

(August１４, August２７,２０１９)．
RobertD．McFadden, “SidneyRittenberg, IdealistAmerican Aideto Mao WhoEvolvedto

CounselCapitalists,Diesat９８,”TheNewYorkTimes(August２４,２０１９);GaryRivlin, “ALongMarch
from MaoismtoMicrosoft,”TheNewYorkTimes (December５,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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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有影响,爱泼斯坦因此接受的是英语教育,英语成了他的主要语言,并使他

进入了新闻业. 尽管如此,他父母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的影

响,形成了他自己终生的政治倾向.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正统犹太教和欧洲

启蒙现代主义的结合———这与中国改革者试图将传统儒家思想(“体”)与现实需

要(“用”)相结合并无太大差别,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一个国家,而犹太人却没

有自己的国家. 爱泼斯坦年幼时在哈尔滨目睹了白俄对“布尔什维克犹太人”所

采取的残酷的反犹主义;这些“布尔什维克犹太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被逮捕,
遭受酷刑并被杀害. 中国几乎没有反犹主义,其主要是白俄、日本人和西方人

“带进来”的,并被一些国民党人士“接受”. 爱泼斯坦回忆说,一名陪同外国记者

前往共产党控制区的国民党官员告诉东道主,这些记者中有三个人是犹太人;他
还说,他们只对金钱感兴趣,对“新闻”并不真正感兴趣. 而且,因为犹太人没有

祖国,他们肯定理解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斗争的含义,所以他们应该相信他. 不

出所料,国民党官员的提议和建议遭到了拒绝.① 于是,有意或无意间,犹太人

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形成了一条纽带. 一些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的犹太人成了工会

活动家和共产党员. 不可避免的是,随着俄国影响的增强,犹太特性消退了. 爱

泼斯坦写道:

虽然我父母都出生在虔诚的犹太家庭,但他们早已成为坚定的无神论

者.我甚至直到成年后才见到犹太会堂内部的样子(虽然哈尔滨也有几座

犹太会堂,但我从未进去过);也没人教过我希伯来语􀆺􀆺 我们没有进过犹

太会堂,不在赎罪日禁食,也不遵守犹太洁食规矩或者逾越节的饮食规定,
我没有接受过成人礼,这是对犹太男性长到１３岁的确认,从此他们便应当

承担成年人的道德责任􀆺􀆺 但是我们的无神论家庭却非常犹太化,以一种

世俗的方式保持我们的犹太性.②

虽然不信教,但爱泼斯坦研究并熟悉犹太宗教和历史故事,他以及他的家人

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也没有更改自己的姓名. 然而,他和他的父母都拒

绝有神论和犹太复国主义;而且他还接受了共产主义,并认为向外部世界宣传中

国的共产主义是自己的使命. 爱泼斯坦曾在诸如合众国际社(UPI)等新闻机构

和«纽约时报»工作过. 他通过自己的写作,是“一位(中国)统一战线不知疲倦的

①

②

IsraelEpstein, MyChinaEye: MemoirsofaJewandaJournalist (SanFrancisco, CA: Long
RiverPress,２００５),１８１Ｇ１８２．

IsraelEpstein, MyChinaEye: MemoirsofaJewandaJournalist,３５,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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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①. 作 为 «中 国 建 设» (ChinaReconstructs)杂 志 的 创 始 人 之 一,他 于

１９７９年５月成为其主编. １９８３年,他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接纳

为委员. 全国政协的十位外籍委员中有一半是犹太人. 在大多数中国面向外部

世界的媒体中,犹太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爱泼斯坦在«中国建设»和

李敦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外,还有沙博理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后又在

外文出版社工作,迈克尔􀅰夏皮洛在新华社工作,大卫􀅰柯鲁克在外语学院

工作.
另一位帮助中国架起与世界沟通桥梁的犹太裔美国人是沙博理. 他于

１９１５年年底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学习过法律和中文,曾与另一位后来也来

到中国的犹太人朱利安􀅰舒曼(JulianSchuman,中文名叫舒子章)同住.② 沙博

理很清楚自己有犹太血统,尽管他和他父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 他最后一次与

犹太教“相遇”是在１９２８年,当时他１３岁,在犹太会堂里用希伯来语作了他的成

人礼致辞. １９８９年,他访问了以色列,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关注过以色列.
他后来说:“这里就是它(犹太性)开始的地方,我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基本属性就

是来自这里的. 我找到了一个起源.”③毕业后,他进入了一家著名的华尔街犹

太律师事务所. 他于１９４７年３月离开纽约,并不是出于任何意识形态动机或有

什么共产主义倾向,而是希望在北京的一家美国公司找一个商业律师的工作,同
时提高中文水平. 通过他的中国未婚妻,他接触到了共产党人,从而意识到自己

想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④ 沙博理没有(像李敦白那样)去联系共产党人,而

是他们来找他. 当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他利用自己的中文知识,开始将中国文

学作品翻译成英语,“希望它们能进入美国市场”. 后来这导致了第一部关于中

国共产党的小说在美国出版. 沙博理也很快受聘于对外文化联络局,成为各种

书和小册子的翻译者. 然而,他仍坚持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⑤

１９５３年,沙博理加入了中国刚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 后来他写道:“我有生

以来第一次有了使命感、成就感和目标.”⑥到１９６１年时,他已经翻译了十多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MatthiasMessmer,JewishWayfarersinModernChina: TragedyandSplendor (NewYork,

NY: LexingtonBooks,２０１２),２０８．
JulianSchuman,China:AnUncensoredLook (Sagaponack, NY:SecondChancePress,１９７９)．
SidneyShapiro,AnAmericaninChina: ThirtyYearsinthePeople􀆳sRepublic (Beijing: New

WorldPress,１９７９),２０４Ｇ２０５;SidneyShapiro,IChoseChina:TheMetamorphosisofaCountryanda
Man (NewYork, NY: HippocreneBooks,２０００),２７４．

SidneyShapiro,AnAmericaninChina:ThirtyYearsinthePeople􀆳sRepublic,２４．
SidneyShapiro,AnAmericaninChina:ThirtyYearsinthePeople􀆳sRepublic,３９,４２．
SidneyShapiro,AnAmericaninChina:ThirtyYearsinthePeople􀆳sRepublic,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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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和几十篇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与抗日战争有关. 他还常常为«中国文学»
杂志工作,然后又为«中国画报»工作. 他三十多年来的翻译工作,除了向世界展

示了中国现代和古典文学的特质以外,“还在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方面起到了

有效的作用. 它们提供了我们的许多文章极为欠缺的筋骨和血肉. 在我看来,
其他国家的普通人一旦像我一样了解了中国人,就会情不自禁地喜欢和钦佩他

们. 在当前‘仇恨中国’的氛围中,面对面的交流是如此欠缺———文学媒介可能

是次优的选择.”①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早期,沙博理终于下定决心得到他最想要的生活. 他意识

到自己“在北京比在纽约更能从事有意义且满意的工作”,便于１９６３年申请了中

国公民身份,几个月后获得批准.
大卫􀅰柯鲁克于１９１０年出生在伦敦一个有东欧犹太血统的家庭.② 他小

时候接受过犹太传统教育,学了一些希伯来语,吃犹太洁食,守犹太节日,甚至还

受到一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 受萧伯纳作品的影响,他逐渐放弃了宗教信仰,
后来出国到了巴黎、德国和纽约之后,这种世俗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 随后,
他的阅读、工作和经历大萧条引起了他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兴趣,也引发他对资

本主义、失业和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蔓延的批评. 不知不觉中,柯鲁克在哥伦比亚

大学就读时(１９３１—１９３５)参与了共产主义活动. 他不久就加入了共产主义者领

导的全国学生联盟. 他从同伴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得到很多收获. 他第一次

读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 １９３６年回到英国后,柯鲁克加入了共产党,并于

１９３７年年初加入了国际纵队的英国防空营,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战斗. 武器、
训练和补给都来自苏联,西方民主国家采取“不干涉”立场. 到４月,他被克格勃

招募并开始监视反对苏联尤其是反对斯大林的“左翼分子”. 他没有掩饰自己的

犹太身份,并得到了一个新身份.③

１９３８年５月,按照苏联的命令,他前往上海,也受到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 他的正式身份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后又在苏州

大学教 授 文 学, 而 非 正 式 身 份 则 主 要 是 监 视 “托 洛 茨 基 分 子”. 他 使 用 过

①

②

③

SidneyShapiro,AnAmericaninChina:ThirtyYearsinthePeople􀆳sRepublic,２００Ｇ２０１．
DavidCrook, HampsteadHeathtoTianAnMen:TheAutobiographyofDavidCrook,www．

davidcrook．net/simple/main．html;DeliaDevin, “A CommunistWhoFoughtagainstFranco, Spiedfor
StalinandWroteaClassiconChangeinChina,” TheGuardian (December１８, ２０００); ZhangShu,
“ProfessorsDavidandIsabelCrookandTheirFamily,”VoiceofFriendship１７９(２０１５):４１Ｇ４５．

在西班牙的约４万名志愿者中,约有８０００人是犹太人. 在约２０００名英国志愿者中,约有２００人

是犹太人,即１０％,是他们在英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的１０倍.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柯鲁克应西班牙政府邀请,带

着３００名国际旅老兵返回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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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Isa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１９３８),艾萨克斯当时

是一名坚定的托洛茨基分子(他本人也是犹太人). １９４０年夏天,柯鲁克前往成

都,在流亡中的南京大学任教,并于１９４２年回到伦敦,与一位在成都的加拿大传

教士的女儿伊莎贝结婚. 伊莎贝一家思想开明,愿意接受他的共产主义和犹太

教信仰,尽管他早就脱离宗教了. 他学习了英国皇家空军的情报课程,负责监视

和破译日本的无线电通信,并成了一名军官. 他先后驻扎在印度、锡兰和缅甸

(在那里他晋升为空军中尉),最后来到香港,此时战争已经结束.
柯鲁克不久又被调到新加坡. 由于被怀疑为苏联搞间谍活动,他遭到降职;

三年的海外服役结束后,他回到了英国. １９４６年,他和伊莎贝决定返回中国.
柯鲁克开始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中文(他当时没有学汉字,直到２０
年后被关进监狱时他才开始学习汉字)和中国历史. 学习结束后,他从英国皇家

空军退役,并获准前往中国. 柯鲁克在继续参加共产党的活动时,仍对自己的犹

太身份感到不自在,也没有加入犹太退役军人协会.
在前往北京的途中,他们在香港见到了后来成为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及其

妻子、重庆的中共发言人龚澎以及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 在天津,他
们又见到了后来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的韩叙. 在北京短暂停留后,从１９４７年１１
月下旬起,他们在十里店村住了八个月,写了三本书. 在农村逗留期间,他们见

到了廖承志(时任新华社负责人)、薄一波和邓小平. １９４８年６月,他们前往石

家庄. 在那里,在一位重要的外交官王炳南的要求下,他们同意在新设立的延安

外国语学校授课,开启了他们终身的职业生涯. 叶剑英当时是附近延安外国语

学校的院长,后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国防部长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也参与

了此事. 这项任务也使柯鲁克夫妇的第一本书的出版推迟了１０年,直到１９５９
年才出版.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柯鲁克成为了英语系副系主任. 外国的教师们一般都

能克制自己的反犹主义,然而一些中国人却很欣赏他的犹太身份,于是,早年隐

瞒了自己宗教信仰的柯鲁克再也没有试图继续隐瞒下去,当然也没有炫耀. 与

此同时,延安外国语学校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又改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柯鲁克将教学重点放在培养能够陪同外宾的口笔译人员,而不是将时间“浪费”
在教授文学上;他认为文学往好处说是“不实用”,往坏处说则是“比智力”. 在他

的数千名学生中,许多人“获得了外交部或者学术界的最高职务”①.

① DeliaDevin, “ACommunistWhoFoughtagainstFranco,SpiedforStalinandWroteaClassicon
ChangeinChina,”TheGuardian (December１８,２０００);IsraelEpstein, “DavidCrook,” ChinaToday
(２００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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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柯鲁克到加拿大和英国待了六个月,发表了一些赞扬中国的宣传

演讲. １９５８年,他经苏联返回中国. １９６６年夏天,他犯了一个错误———在“文化

大革命”前夕离开中国;接着又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不久又返回了中国.

１９６７年２月回国后,他加入了“红旗战斗队”,后来又加入了主要由外国人组成

的“白求恩Ｇ延安革命兵团”. １０月１７日,红卫兵学生把他抓了起来,称他是英

国间谍,将他投入了北京警戒级别最高的秦城监狱. 在监狱里,他终于学会了中

文. 他于１９７３年１月获释. 对他的指控修改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好,最后被彻

底平反. 在１９７３年３月的一次讲话中,已经生病和虚弱的周恩来总理在谈到外

国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时,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大卫􀅰柯鲁克现在已获释,我
们向他表示歉意.”而迫害外国人的罪魁祸首江青,可能正被迫坐在那里.①

１９７９年,教育部任命大卫􀅰柯鲁克(和伊莎贝)为“学院顾问”,相当于大学校长

的级别.② 柯鲁克在北京恢复教职后,１９７２年开始担任为期六年的«汉英词典»
首席母语顾问.

总之,柯鲁克认为自己在教育方面作出了贡献,在“宣传”(因为找不到更好

的词)方面也作出了贡献,比如写书、写文章和小册子和广播,但最重要的是,在

中国顶尖的学术机构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③ 他还提出过改革中

国教育制度和加强中外联系的建议. 由于他的建议,中国取消了许多不准外国

人访问某些地方的规定,这些地方原先只对中国人开放.
尽管柯鲁克认为自己是一名无神论者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从未放弃

与犹太教的关系.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虽然他对赎罪日禁食的做法嗤之以鼻,也没有

犹太教祈祷文,但他仍然记得“一些安息日的旋律”④. «中国日报»创刊后,他就

各种问题向该报编辑寄了２５封信. 他的一些信被拒,例如关于反犹主义、军售

以及中国与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关系等.⑤ １９８４年１月１７日,柯鲁克给«中国

日报»寄了这样一封信:

今天«中国日报»上的漫画是种族主义的􀆺􀆺脸上有典型的犹太人鼻

子,由犁头铸成的剑后面的大卫六芒星,这无疑是想要谴责以色列前政府和

现政府的好战和扩张主义.谴责他们是对的———特别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

①

②

③

④

⑤

DavidCrook, HampsteadHeathtoTianAnMen:TheAutobiographyofDavidCrook,１８９．
DavidCrook, HampsteadHeathtoTianAnMen:TheAutobiographyofDavidCrook,１９０．
DavidCrook, HampsteadHeathtoTianAnMen:TheAutobiographyofDavidCrook,２０３Ｇ２０４．
VeraSchwarcz,LongRoadHome:AChinaJourney (NewHaven,CT: YaleUniversityPress,

１９８４),１７４Ｇ１７５．
DavidCrook, HampsteadHeathtoTianAnMen: TheAutobiographyofDavidCrook,２４３Ｇ

２４５,２５０,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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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来说.但是,不能通过嘲笑犹太人的身体特征或者许多世纪以来激励

犹太民众与反犹主义斗争的标志􀆺􀆺他们,犹太人民,应该被团结,而不是

被侮辱.①

这封信没有被登载出来,也没有得到回复. 而当时中国正在购买以色列的

武器和军事技术,其中一些还在１９８４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５周年的阅

兵式上被展示———尽管柯鲁克并不知道这些情况. 他(和迈克尔􀅰夏皮洛)关于

中国的看法经常受到«卫报»(的约翰􀅰吉廷斯)和«每日电讯报»的诋毁.②

１９８６年,柯鲁克７６岁时不无愧疚地访问了以色列. 启程之前,他在纽约会

见了一位以色列教授和一位以色列驻联合国官员. 他和妻子经由埃及和西奈半

岛前往以色列,重温了他的犹太教知识. 在２００９年的一次采访中,伊莎贝说:
“我们的角色是扮演在中国的西方.”③然而,这一说法暴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西

方和传教士态度. 大卫􀅰柯鲁克可能会改为“我们的角色是扮演在西方的中

国”,或者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中国人在２０１０年他去世十周年、

１００周年诞辰时评价道:“他书写和讲述中国,在极度简单化的冷战背景下,向外

界提供了一幅关于新中国的准确图景.”④

另一位成为彻底的亲中国代言人的英国犹太人是迈克尔􀅰夏皮洛.⑤ 他出

生在伦敦东区一个世俗的犹太家庭,尽管年轻时经历过反犹主义,但是他从未在

公开场合或私下里谈到过他的宗教信仰. 他对犹太事务没有兴趣,认为人类最

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阶级. 在伦敦经济学院(LSE)学习后,夏皮洛于１９３４年加

入了英国共产党. １９４９年或者是１９５０年,他“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
受英国共产党派遣”⑥前往中国,被安排在中国国际新闻局. 他的著作«变化的

中国»于１９５８年在西方出版,一位评论家写道:“夏皮洛不仅对八年来的变化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DavidCrook, HampsteadHeathtoTianAnMen:TheAutobiographyofDavidCrook,２５５．
DavidCrook, HampsteadHeathtoTianAnMen:TheAutobiographyofDavidCrook,２６６．关

于以色列对中国的军售问题,见 YitzhakShichor, “Israel􀆳sMilitaryTransferstoChinaandTaiwan,”

Survival４０(１９９８);YitzhakShichor, “Proxy: UnlockingtheOriginsofIsrael􀆳sMilitarySalestoChina,”

TheAsiaPapers (２０２０)．
BeverleyHooper, ForeignersunderMao: WesternLivesinChina, １９４９Ｇ１９７６ (HongKong:

HongKo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６),１１．
LiQi, “ManofthePeople,”ChinaDaily (October２０,２０１０)．
NeilRedfern, “MichaelShapiro: A CommunistLifein Britainand China,”http://www．

academia．edu/４７５４３５４/; DavidCrook, Hampstead HeathtoTianAn Men: TheAutobiographyof
DavidCrook,１６０．

根据１９８６年 １０月 ６日新华社讣告. NeilRedfern, “MichaelShapiro: A CommunistLifein
BritainandChina,”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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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简要的概括,而且还对这一变化的内容进行了专业的分析.”①与他的同事

不同,夏皮洛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外国共产党的,他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和“改

良主义”,将其与中国革命的纯洁性进行比较. 然而,他和李敦白都是正式的外

国共产党员,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红卫兵活动,所以经历的磨

难也比其他外籍人士多.②

迈克尔􀅰夏皮洛再也没有回英国,直到１９８６年去世,一共在华３６年. 他在

新华社和外文出版社工作,还为面向海外的国内新闻部门编辑英文评论,并且翻

译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 这就是在中国的西方“外国专家”———其中许多是犹

太人———的主要任务,下文还将提到.③

１９５９年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小组,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译成

英文,并对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发行的前三卷的英文译文进行修改. 这项工作

从６０年代初开始,翻译小组共有１４人,其中９个中国人(包括受过牛津大学教

育的学者,外交部、外语出版社和外语学院的官员和领导)以及５名外国人:李敦

白、柯富兰(FrankCoe)、爱泼斯坦、索尔􀅰爱德勒(SolAdler)和迈克尔􀅰夏皮

洛———全都是犹太人. 经过近两年的工作,１９６４年１月,毛泽东招待翻译组在

勤政殿共进晚餐. 柯富兰、爱德勒④、爱泼斯坦和李敦白一同前往. 安娜􀅰路易

斯􀅰斯特朗也受邀出席,正是她作为间谍在莫斯科被捕,才导致李敦白在中国也

被捕. 关于李敦白,毛泽东曾歉意地说:“我们在他的案子上犯了一个很糟糕的

错误. 他是一个好同志,我们冤枉了他.”⑤金诗伯(Sam Ginsbourg)于１９１４年

出生在赤塔的一个犹太家庭,后全家逃离了白俄罗斯. 他在１９６７年花了几个月

的时间,“通过逐字逐句地对比中文原文,检查了«毛主席语录»的英文和俄文译

①

②

③

④

⑤

William H．Hinton, “ReviewofChangingChina, byMichaelShapiro,” Science& Society２６
(１９６２)．

AnneＧMarieBrady, “RedandExpert:China􀆳s‘ForeignFriends􀆳intheGreatProletarianCultural
Revolution１９６６Ｇ１９６９,” ChinaInformation ６ (１９９６): １１０Ｇ１３７; AnneＧMarieBrady, “ThePolitical
MeaningofFriendship: ReviewingtheLifeandTimesofTwoofChina􀆳sAmericanFriends”, China
ReviewInternational９(２００２):３０７Ｇ３１９．

以下段落 来 自 SidneyRittenbergandAmandaBennet, TheMan WhoStayedBehind (New
York, NY:SimonandSchuster,１９９３),２４９Ｇ２５２．

关于索尔(所罗门)􀅰阿德勒,见 MatthiasMessmer, “China􀆳sRealitiesfromtheViewpointsof
‘ForeignExperts,’”inTheJewishＧChineseNexus:AMeetingofCivilizations,ed．M．AvrumEhrlich
(London: Routledge,２００８), ２２Ｇ２３. 关 于 柯 富 兰, 见 WalterH．Waggoner, “FrankCoe,inPeking;

FormerU．S．OfficialTookAsylumin５０s,” TheNewYorkTimes (June６,１９８０). 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８０
年,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２２年.

SidneyRittenbergand AmandaBennet, The Man WhoStayed Behind, ２７３．另 参 见 Sam
Ginsbourg, MyFirstSixtyYearsinChina (Beijing: ForeignLanguagesPress,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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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并提出了改进建议”①. 在狱中,柯鲁克(当时已被排除出翻译团队)试图“做

得更好”:“我尝试翻译或重新翻译,我对毛泽东作品的官方英文译本的僵硬风格

不满,想要一个忠于他时常活泼、朴实甚至有诗意的译本.”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３０年里,这些生活在中国的外籍犹太人正是

在新闻领域特别是翻译和编辑以及在外语教学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向世界展示

中国并让世界了解中国.

三、１９７９—２０１９年: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

在前３０年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遵循毛泽东思想的设想,即共产主义可

以通过越过资本主义阶段来实现. 作为资本主义问题的专家,马克思起初认为,
资本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和先决条件. 然而,由于没有先例表

明共产主义革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迹象表明共产主义革命将会很快

发生,马克思在晚年失去了耐心,提出了一个选项,即依靠传统的社群主义(主要

是在俄罗斯)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捷径,以绕开资本主义.③

４０年后,列宁试图追随马克思的脚步,在俄国发动革命,但可能意识到这是

行不通的. 俄罗斯的农民经济过于落后和薄弱,无法创造在社会中用来分配的

财富. 因此,他提出了新经济政策④,允许通过自由市场和贸易的要素来重振经

济发展. 这一政策非常成功,以至于激起了党内的反对,而其中大部分反对者是

犹太人,他们担心“资本主义复辟”会危害革命. 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放弃了自由

市场,并导致其最终解体. 尽管中苏关系有起有落,但显然中国基本上是模仿了

苏联的方式,试图绕过资本主义来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是一对互相矛盾的概念,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是反动的.⑤ 其实,早在苏联解

体之前,邓小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就得出结论,没有经过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
就无法实现共产主义.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在一个已经由共产党领导的国

①

②

③

④

⑤

SamGinsbourg, “AVoyageintotheFuture,”inLivinginChina,ed．RewiAlley(Beijing: New
WorldPress,１９７９),３９．

DavidCrook, HampsteadHeathtoTianAnMen:TheAutobiographyofDavidCrook,１８１．
TheodorShanin,LateMarxandtheRussianRoad: MarxandthePeripheriesofCapitalism

(NewYork, NY: TheMonthlyReviewPress,１９８３)．
RogerPethybridge,OneStepBackwards,TwoStepsForwards:SovietSocietyandPoliticsin

theNewEconomicPolicy (Oxford: ClarendonPress,１９９０)．
TheRevolutionary Mass Criticism Writing Group ofthe Party Schoolunderthe Central

CommitteeoftheChineseCommunistParty, “Theoryof ‘CombineTwointoOne’ isaReactionary
PhilosophyforRestoringCapitalism,”BeijingReview１４(１９７１):６Ｇ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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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共产党从掌握政权的那一刻起,就坚持扼杀任何资本主义

的苗头,而且将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者”———包括领导层. 由于他们对资

本主义的了解有限,并且缺乏坚实的资本主义基础,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改革派

领导人便希望寻求外部的建议.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当中国的领导人决定进行广泛的经济改革时(一些人早

在５０年代初就有此想法),就邀请外国顶尖经济学家来华进行讨论. 不管是有

意还是无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犹太人. 从历史上看,犹太人通常就与金钱

(资本)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好是坏.
精通商业和银行业务,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在城市但流动性高,有全球范围

的家族性联系,犹太人代表着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增长和发展背后一股重要的推

动力.① 马克思本人特别地将资本主义等同于犹太教.② 犹太人在研究方面也

很出色: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的４０％和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

的５１％都是犹太人. 第一批专家由代表着纯粹资本主义的美国人组成,他们都

是研究自由市场经济学最前沿、最受尊敬和最负盛名的学者.
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１９７６)、“世界主要的自由市场原

教旨主义倡导者”③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于１９７９年年底被邀请

访问中国. 当他１９８０年９月来到中国时,意识到中国的学者/经济学家们对自

由市场经济并不熟悉. 在１９８８年９月的第二次访问中,他强调了“自由私有经

济”的必要性,并驳斥了“双轨制”,即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

的体制. 虽然弗里德曼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关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最初遭到了拒

绝,但后来还是被部分接受了. 他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and
Freedom,１９６２)的中文版也于１９９３年出版.

１９７９年,另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该代表团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劳伦

斯􀅰克莱因(LawrenceKlein,１９８０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率领,成员包括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 校 研 究 生 院 农 业 与 资 源 经 济 系 教 授 伊 尔 玛 􀅰 阿 德 尔 曼 (Irma
Adelman),哈佛大学的肯尼斯􀅰阿罗(KennethArrow,１９７２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①

②

③

YuriSlezkine,TheJewish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２００４), ６０;

WernerSombart,TheJewsand ModernCapitalism,trans．M．Epstein (Kitchener, Canada: Batoche
Books,２００１)．

KarlMarx, “OntheJewishQuestion,”inEarlyWritings (NewYork: VintageBooks,１９７５),

２１１Ｇ２４１．
JulianGewirtz,UnlikelyPartners: ChineseReformers, WesternEconomists,andtheMaking

ofGlobal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８４．下面的讨论大部分来自这本

书,然而,这本书几乎没有提到“西方经济学家”的犹太人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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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主)———都是犹太人. 他们在中国巡回授课并举行研讨会. １９８０年,克莱因

又返回中国,为官员和学者们举办了一次计量经济学的强化研讨班. 一年后,他
被聘为中国重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技术顾问”.① １９９１年,麻省理工学院教

授、出生于意大利犹太家庭的佛朗哥􀅰莫迪利亚尼(FrancoModigliani,１９８５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中国人民银行举办了几次研讨会②,他是家庭和企业

行为专家.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２００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也是犹太人. ２００７年３月,他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发

展高层论坛上发表了演讲.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鼓励中国采取实用主义,使
其经济适应全球市场体系的需要. 他还赞扬了中国的经济成就并且创造了一种

新的、独特的经济模式.③

第二个专家群包括原籍为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

家的著名经济学家,早在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前,这些国家就提出并进行了新的

经济实验. 他们中较早的一位是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łodzimierzBrus,原名

为本雅明􀅰齐伯尔伯格(BeniaminZylberberg)],他早在１９７９年年底就首次访

问了中国. 作为一位在牛津大学工作的波兰流亡者,他坚持认为自由市场概念

与社会主义既不矛盾,也不会取代社会主义,因而在中国引起了轰动.④ 他认为

规范的市场机制是一种能使中央计划更好、更有效也更有利地发挥作用的一种

手段. 他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包括孙冶方在内的中国主要的经济学家[孙冶方

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学家,深受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苏联著名经济改革家叶夫塞􀅰利

伯曼(YevseiLiberman)的影响. 利伯曼也是犹太人].
另一位帮助指导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的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者是

奥塔􀅰锡克(OtaŠik),他是一名在德国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捷克犹太人,后在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１９６８年布拉格之春时期担任副总理兼经济部长.⑤ 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中期以来,他一直主张减少中央计划,扩大市场的作用. 他１９６８年访

①

②

③

④

⑤

JulianGewirtz,UnlikelyPartners: ChineseReformers, WesternEconomists,andtheMaking
ofGlobalChina,８,５８Ｇ５９,７８Ｇ７９,２５３．

同上,２５３.

JosephStiglitz, “China: TowardsaNew ModelofDevelopment,” ChinaEconomicJournal１
(２００８):３３Ｇ５２．

WłodzimierzBrus,TheMarketinaSocialistEconomy (London: Routledge,１９７２)．
OtaŠik, “EduardGoldstueckerReturntoCzechoslovakia, PlantoLeaveAgain,” JTA Daily

NewsBulletin３６(１９６９)．“奥塔􀅰锡克、爱德华􀅰戈德斯图克回到捷克斯洛伐克,计划再次离开”,然而,
后来他公开否认自己是犹太人,“犹太人对捷克前总理奥塔􀅰锡克博士否认犹太血统感到惊讶”[“Jews
SurprisedbyDenialofJewish AncestrybyFormerCzechPremierDr．OtaSik,” JTA Daily News
Bulletin３６(１９６９):１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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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南斯拉夫时,正好遇到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于是他迁居瑞士,在那里度过

了余生(２００４年去世). １９８１年,他访问了中国,与其他外国顾问一样,他也强调

计划和市场相结合. 他说,中央计划无法对整个经济作出正确和有效的决策,因
为它忽视了市场的多样性和准确性,尤其是价格;而价格决定供求关系,从而产

生可以提高生产和利润的物质刺激. 然而,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

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在中央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作.① 锡克的建议获得了

广泛的关注,并被纳入中国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价格研究中心的建立.
在邀请西欧和东欧顶尖经济学家访华的同时,中国的经济专家也开始参加

国际会议. 国际经济学会雅典论坛(１９８１年８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一些著

名经济学家见面的机会,其中包括苏联犹太学者列昂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也是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苏联人(１９７５年),因为他为开发

资源分配数学模型作出了贡献. 另一个东欧经济学家代表团于１９８２年７月访

问了中国,代表团成员包括弗拉基米尔􀅰布鲁斯、波兰国家物价专员尤利斯􀅰斯

特鲁明斯基(JuliusStruminsky)、捷克前副总理季李􀅰科斯塔[JiǐíKosta,原名

为海因里希􀅰格奥尔格􀅰科恩(HeinrichGeorgKohn)]、匈牙利官员和政治评

论员彼得􀅰肯德(PéterKende),全都是犹太人. 他们一致建议按照东欧模式来

改革中国经济.② 但是,那些年在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

在东欧经济学家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影响的是雅诺什􀅰科尔奈. 他原

名叫科恩豪泽(Kornhauser),出生在一个匈牙利犹太家庭,１９８４年移居美国并

进入哈佛大学. 在中国人１９８５年在一艘名为“巴山号”(Bashan)游轮上举行的

一次会议上,他是主要嘉宾. 他的著作«短缺经济学»(１９８０)抨击了社会主义官

僚计划经济和长期缺乏增加生产的投资. “匈牙利人雅诺什􀅰科尔奈是出现在

战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最著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③在认识了科尔奈之

①

②

③

OtaŠik,PlanandMarketunderSocialism (WhitePlains, NY:InternationalArtsandSciences
Press,１９６７)．

JulianGewirtz,UnlikelyPartners: ChineseReformers, WesternEconomists,andtheMaking
ofGlobal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JiǐíKosta, “TheChineseEconomic
Reform: Approaches, ResultsandProspects,”inCrisisandReforminSocialistEconomies,eds．Peter
Gey,JiǐíKostaandWolfgangQuaisser(Boulder, CO: WestviewPress,１９８７),１４５Ｇ１７１．

Robert Skidelsky, “Essay: A Chinese Homecoming,” (January １, ２００６), https://

robertskidelsky．com/２００６/０１/０１/essayＧaＧchineseＧhomecoming/;RobertSkidelsky, “WinningtheGamble
withCommunism,” NewYorkReviewofBooks５４(２００７)．斯基德尔斯基勋爵(LordSkidelsky)于１９３９
年出生于中国哈尔滨的一个“寡头”家族(他本人语),父亲是犹太人. 该家族在当地犹太社团和中国东北

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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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国的学者和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发展的价值,他们不时会

援引匈牙利的经验,参考科尔奈的著作.
中国的经济顾问们主张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相结合的制度作为经济转型

的一个阶段,但并不认为这个阶段是稳定或持久的.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可以

在一段时间内共存,但最终会走向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然而,科尔奈和他

的同事们———他们代表了东欧的转型风格,认为政治改革作为拯救本国经济的

必由之路———却没有向中国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 科尔奈呼吁减少政府的“家

长式作风”,即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他强调中国的“合同责任制”,减少强制性计

划,并强调间接管理.
中国主要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出版物称赞科尔奈对高等数学的运用,以及他

把西方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东欧的经济改革,特
别是匈牙利经济改革,适用于中国的情况. 他的观点在西方与东方之间架起了

一座桥梁. 同时,他也表示,这种计划经济与市场力量的结合只是一种“过渡”.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科尔奈在中国的声誉已经发展到惊人的水平”,达到了“科

尔奈热”的程度.① 这不仅反映了他的智力和能力(西方经济学家也拥有的),还

反映了他的东欧经验(西方经济学家所欠缺的).
尽管他们热衷于将中央计划和自由市场结合起来,但并非所有的中国领导

人和经济学家都接受社会主义改良模式,无论这种模式是东欧的还是西方的.
一些强硬的保守派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推崇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并且相信其他经

济学家. 其中一位是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 他出生在法兰克福,
父母是波兰犹太人,后来移居比利时;他在那里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直到１９９５年

去世. 他的著作«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１９６２年出版,１９７９年被翻译成

中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那些反对改革的人用这本书来与改革派作斗争,但结

果是失败的.②

总而言之,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不太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大多数外国经济

顾问,无论是来自西欧的还是东欧的,都有犹太人身份. 同样,这些顾问也不太

可能将他们的犹太身份视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种动力或者工具. 事实上,
一些苏联知识分子和官员曾暗示基辛格和一些著名美国犹太人有一种“犹太复

①

②

JulianGewirtz,UnlikelyPartners: ChineseReformers, WesternEconomists,andtheMaking
ofGlobal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７),１６６．

JulianGewirtz,UnlikelyPartners: ChineseReformers, WesternEconomists,andtheMaking
ofGlobalChina,７７Ｇ７８．



—１９３　　 —

国主义阴谋”,要将资本主义引入中国(以及苏联).① 然而,即使双方都没有意

识到或忽略了这些顾问的犹太血统,犹太特性(Jewishness)可能已经改变了后

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的基础. 它反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组合,以前从来没有在

社会主义框架内完成过,更不用说成功了. 无论东欧国家经历了什么样的经济

改革,它们都没有保持“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 也许犹太人的思维

提供了灵活的知识独创和概念创新,这是其他人所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将中国

从落后的中央集权和旧式经济转变为融合了资本主义元素的先进现代经济,是

犹太知识分子敢于面对,也准备面对的巨大挑战. 大多数学者、政治家以及媒

体,都怀疑这种大规模转型是否可能. 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４０多年来的成就

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也是史无前例的.

结　论

本文讨论的这些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出了贡献的各式各样的人物有两个

共同点:一个是客观的、无可争辩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犹太人;另一个是主观

的、显而易见的共同点———他们的犹太属性并不是他们的基本身份. 我不同意

第二种看法. 诚然,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犹太革命者可能从未踏入过犹太会堂,
但是他们世世代代都在吸收自己的犹太信仰.② 马克思(在中国人眼中是犹太

人)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真实的而非乌托邦式的———可以被视

为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救赎或纠正(Tikkun􀆳Olam,“修复世界”———希伯来Ｇ犹太

人的说法). 中国的犹太革命者肯定被有意无意地定义成了犹太人. 爱泼斯坦

提到,周恩来在正式访问华沙的招待会上问起了波兰著名数学家利奥波德􀅰英

菲尔德(LeopoldInfeld)教授. 由于英菲尔德是犹太人,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
看着周恩来穿过大厅前来与他握手,“这是一种不赞成社会主义国家有反犹主义

的明确无误的姿态”③.
当然,最终的问题不仅在于这些犹太活动家如何定义自己,而且也在于其他

人如何定义他们. 犹太人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原因是,这一运动被认为是

①

②

③

AlexanderLukin, TheBear Watchesthe Dragon: Russia􀆳sPerceptionsof Chinaandthe
EvolutionofRussianＧChineseRelationssincetheEighteenthCentury (Armonk, NY: M．E．Sharpe,

２００３),１５０．
他们是“不 信 教 的 犹 太 人 ”. 参 见 IsaacDeutscher, TheNonＧJewishJewandOtherEssays

(London: Ox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６８) . 由于没有祖国,犹太人无论住在哪里都是与众不同的,这有

助于他们保持自己的身份,而不一定靠宗教信仰.

IsraelEpstein, MyChinaEye: MemoirsofaJewandaJournalist,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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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主义和普世性的. 犹太人没有祖国,主要过着流散生活,共产主义运动非常

适合他们. 但是,如果说他们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还没有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话,
那么在３０年代,当数十名犹太革命者被清洗和处决时,他们就肯定理解了;当时

终于证明这种革命是民族性的,尤其是俄罗斯人的. 犹太人被排除在外,不仅因

为传统的反犹主义,而且还因为他们拒绝革命中狭隘的俄罗斯属性. 无论如何,
这两种态度都凸显了他们的犹太宗教身份,无论他们在感觉上和实际上离理论

和实践有多远.①

在上述三个时期里,犹太人对中国革命贡献的共同点是,他们试图“正确地”
处理中国国内外的意识形态矛盾,弥合分歧. 正如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所评论的那样,苏联对华政策的分歧,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

歧,不是制度上的,而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② 从本质上讲,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

８０年代一样,他们关注的是“左派”观点和“右派”观点之间的差异———“左派”着

眼于革命的共产主义本质,而“右派”则专注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前提. 当然,最终

政策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通常是由党制定的. 然而,由于苏联特使们更熟悉中国

当地的情况,他们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也有自己的偏好. 犹太顾问们的建议是左

右结合,“两者兼而有之”,很符合中国的传统. 这也符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的世界观,即资本主义必然是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 而且,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

这一点———有些人肯定意识到了,这些思想也都符合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即对

立统一、阴阳原则以及一些西方和黑格尔的概念.③

在第一个时期,大多数代表苏联政府或苏联共产党的犹太顾问都强调了与

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 他们与马克思尤其是列宁的观点保持一致,赞

同中国国民党对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的推动,以及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
这两点都被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 在第二个时期,当中国的社会主义

被认为已经“实现”了的时候,大多数参与革命的犹太人试图通过翻译和出版中

国的资料和著作,将它们介绍到国外,以此来弥合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差距.
在第三个时期改革即将开始时,犹太顾问们———他们自己不一定是共产主义

者———又重新回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马克思Ｇ列宁主义的观念,即资本主义是共

①

②

③

LeonardShapiro, “TheRoleoftheJewsintheRussianRevolutionaryMovement,”TheSlavonic
andEastEuropeanReview４０(１９６１):１６６Ｇ１６７．

AlexanderLukin, TheBear Watchesthe Dragon: Russia􀆳sPerceptionsof Chinaandthe
EvolutionofRussianＧChineseRelationssincetheEighteenthCentury (Armonk, NY: M．E．Sharpe,

２００３),８２,１０９．
V．J．McGill,andW．T．Parry, “TheUnityofOpposites: ADialecticalPrinciple,”Science&

Society１２(１９４８):４１８Ｇ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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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的重要基础. 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犹太顾问提供了将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相结合以弥合差距的办法,并“正确地”处理了两者之间的矛盾. 他们可

能在无意间颠覆了马克思,指出了一种新的革命道路;这种革命取得成功的前景

虽然仍存在疑问,但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最后,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沟通者”都是犹太人,而中国领导人和活动

人士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 再进一步说,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也

很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来自外部的信息(过去是反犹太主义,现在则是媒体渠

道)也会提醒他们这一点. 最近的迹象表明,中国认识并赞赏犹太文明不仅对中

国,而且对亚洲(和世界)文明产生的影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２０１９年５月

１５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词中说:“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亚

洲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 «诗经»«论语»«塔木德»«一千零一夜»«梨俱吠

陀»«源氏物语»等名篇经典.”①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塔木德»,而

不是«圣经». 我想有两个原因. 首先,«圣经»虽然最初只是犹太人的,但后来也

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共有,它们都认为这也是它们遗产的一部分. 其次,因为

«塔木德»相较于«圣经»而言更是犹太人独有的财产,更能代表和反映犹太人的

精神和本性,即争论和辩论,不接受事物表面的价值、主张对立的统一、协调分

歧、调和矛盾.
可以想到的是,习近平主席在提到亚洲文化成就时把中国经典(«诗经»«论

语»)放在最前面;但想不到他会把犹太人的«塔木德»排在第二位. 在此之后,他
才提到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日本人的贡献. 假如不是习近平主席本人,那么一定

是有中国领导层或知识分子中的其他人提议给予犹太文明如此高的地位. 而

且,由于中国政治中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巧合,这一点就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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